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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的密码
韩 勋

平时喝红茶，偶然也喝毛尖之类的
绿茶。毛尖长在茶树的顶端，所以有人
说毛尖是茶树的旗帜， 是茶叶中的精
华。毛尖清淡清香，不大合我的口味。

最近收拾房子，发现一个装茶叶的
袋子，拍拍脑袋才记起这是很久前一个
晚辈送的。 袋子里六个长方形铁盒子，
每个盒子里 20 个很小的铝箔袋子，每
袋大概有三四克。茶叶暗绿暗黄，牙签
般粗细，长约一厘米，想来属于毛尖系
列了。打开一包，用开水冲进玻璃茶壶
里，味道还是绿茶的味道。这个玻璃茶
壶很小，相当于一个大杯子。我的喝法
是每天只泡一壶， 倒进茶杯里稀释，一
杯一杯，喝到下午已经很淡了。

第二天再泡，不经意间发现一个诡
异现象，赶紧小心翼翼把茶壶转移到书
桌上。又在茶壶背后衬一张白纸，这下
就看得更清楚了：100 来根茶叶一分为
二，一半儿浮在水面，一半儿潜入壶底；
壶底茶叶一根根站得笔直，水面茶叶则
把身子倒立起来， 头朝下悬挂在水面
上。茶壶只有五厘米高，站在壶底者和
挂在水面者之间， 大概有两厘米的空
间。 只见双方阵容齐整像仪仗队一般，
遥相呼应却又冷眼对峙……

第三天泡茶多了个心眼，用手机拍
下每一个变化———开水冲下去，茶叶上
下雀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瞬间静止，
上下两个仪仗队已经排列停当，仍然是
每队数量大致相等。 此后二十多分钟
里，我眼睛不敢离开茶壶，却意外发现天
上仪仗队中有两片茶叶开了小差， 慢慢
悠悠降落到地下阵容里。须臾，更不可思
议的场面开演，两三分钟里，下面三片
茶叶缓缓上升，最终加入天上阵营。

二十分钟后，茶壶里的世界归于平
静，上面的茶叶全部下沉，下面的茶叶
全部躺倒，茶水的颜色更深了。二十分
钟里我几次笑出声，都是受到蛊惑的干
笑，心里涌出好几个不明白。茶叶从山

上摘下来， 经受的加工工序都是一样
的，为何开水一冲，一半儿漂在水面，一
半儿落入水底？落入水底的茶叶，是不
是加工时没有炒透？如是，总会有一袋
茶叶碰巧全部是没有炒透的，总会全部
落入水底。但是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泡
了二十多次了，全部漂浮和全部沉底都
不曾出现过，但有三四次是水面阵营大
于沉底阵营。

上面的茶叶质量更好，还是下面的
味道老道？就算上下质量有别，最终两
者却融为一体从壶嘴倒出，又何必天上
地下集合站队多此一举？有这么为自己
做广告的吗？它们受谁的指挥，竟如此
俯首帖耳，每天乖乖排成两个方阵？

一想到茶叶里有一个神秘的“谁”，
心里吃惊，身上竟起了鸡皮疙瘩。随即
又笑话自己过于胆小，世上万物变化多
端，凡是人们猜不透的，不是都有几个
字可以解说———生物密码。比如蜜蜂筑
的巢， 精美绝伦， 一格一格的长度、深
度 、形状 ，无不掐尺等寸 ，一毫米都不
差。如此这般，蜂巢里总得有设计师和
施工监理的两个包间吧。人们找不到它
们的身影，便以“密码”了之。比如向日
葵的籽粒排列， 比如候鸟的准时迁徙，
都是听谁的统一号令和安排？

查了资料终于找到了谜底 ， 原来
茶叶沉浮和自身密度有关。 密度大于
水会下沉，反之就上浮。茶叶站立水中
和种类有关，以芽类茶品为主，比如雀
舌、竹叶青、汉中仙毫、紫阳毛尖、信阳
毛尖……因为含芽率高，更为干燥且吸
水性不强，所以当被水浸泡后就会出现
站立的姿态。可见，万物万码。蜜蜂、茶
叶，甚至包括人体在内，密码各显神通，
背后自有谜底。

不在乎密码的人， 密码我行我素，
与你相安无事。 对密码感兴趣的人，密
码给你带来的趣味儿和惊喜，随时随地
受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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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世间万象 家里家外
孙志昌

早上，他手拿刮胡刀，对着镜子，嘴
里哼着小曲， 来来回回地刮着胡子。只
听外面一声不耐烦地喊， 还不快点，像
大姑娘似地，穷捯饬什么啊。

就这一声， 让他瞬间没有了兴致，
随手扔下刮胡刀，把脸用手一抹，走出
了卫生间。

他走到客厅。她还在收拾卫生。
他对她说，哎，先别收拾了，给我找

件衣服，我要去上班了。
昨天穿的那一身就行， 才穿了两

天， 我可没那闲工夫给你洗这么勤，就
穿那件吧。 听她说话的口气不容更改，
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 压住火，
口气才有所低缓，说，我今天不是第一
天上任吗？她一听，笑了，慢悠悠地说，
不就是一个科长吗？ 有什么了不起，值
得这么用心打扮吗？

他虽然火气已经很大，还是语气平
缓地说，我怎么也要有一个新形象啊。

她还是忙着自己的活， 说了一句，
想有新形象，自己去找。

一直以来，每天上班前，老婆会给
他准备好， 他一点也不用操这个心，他
哪里知道要穿什么啊。他想了想，没办
法，最后，他只得穿上昨天穿的西服，从
鞋柜里拿出黑色皮鞋， 鞋面上有点土，
便说，老婆给我找块布，我擦一下。她还
是忙自己的，根本没去听他的话，好似
是耳旁风。 或者是她感觉他肯定不存
在。 他只得从兜里掏出一块卫生纸，简
单地擦了一下，还双脚并到一起，低头
仔细端详了一下。

就这样，一开始的好心情，就让她
的慢待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到了出门的
时候，他的心情已降到了零点。

他打开屋门，过去总是会说一声我
走了 ，才会出门 。今天没说 ，他不想说

了，关好屋门。
他边下楼边想， 今天她这是怎么

了？昨晚还很高兴呢，怎么到了早上就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真让人捉摸不
透，难道女人都这样。

他走在小区的路上，迎面碰到小区
的人，微笑着打招呼。

刚走到小区门口，碰到单位同事小
李，和他在一个小区，一见面，小李说，
科长，去上班啊。

他听后，瞬间心情好了许多，才想
起自己是科长了， 今天是第一天上任。
刚才在家，让老婆给弄的，愣是把科长
的头衔忘掉了。

小区离单位很近。在这个小区住的
同事，大多是走着去上班，既方便也能
锻炼身体。路上碰到同事，就边走边聊，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在路上，他又碰到了小薇，一个办公
室的，一见面，小薇甜甜地叫一声，科长
好。他听后，感觉很受用。不过，嘴里还是
说，什么科长不科长，还和过去一样。

虽然他这么说，但他知道，是无法
回去了，那是肯定不一样了。

他走到单位门口。
门卫说，科长，来了。他摆了摆手，

笑着说，来了。
他一扭头看到了一同进单位的老

王，还没等他说话，老王说，科长，来了。
他笑着说，你还这样叫我，咱俩不

论这个的。
刚说完这句话， 只听旁边有人说，

科长就是科长，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他一看，原来是局长。
两人忙说，局长好。
局长没说什么， 只是朝他们摆摆

手，自个先走了。
他和老王说笑着，一起走进了办公

楼。

最 后 一 课
王明新

这天古大夫好像与以往没什么不
同， 依然是雍容儒雅 、 和蔼可亲 。 早
晨八时， 像往常一样， 古大夫说， 走，
我们去查房吧。

与以往不同的是 ， 他又说 ， 今天
请大家都把听诊器留下 。 我们两男三
女五名实习生相互看了一眼 ， 心里虽
有疑惑， 但谁也没作声 ， 就把各自的
听诊器放在了桌子上 ， 跟着古大夫走
出办公室。

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
呢？ 我感到心跳有点加快。

不只是在这家医院， 就是在全省，
古大夫也是数一数二的心脏外科专家，
首屈一指的权威 。 能在古大夫手下实
习， 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 也是我
们的福分。

查房时 ， 根据不同的病人 ， 询问
病史、 查看病情 ， 向护士了解病人用
药或用针后的变化……古大夫絮絮低
语， 没有半点马虎。 5 号病房 2 号床位
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患者 ， 古大夫轻
轻地对我们说 ， 这位病人患有二尖瓣
狭窄，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 ， 你们
可以听听她心脏跳动的声音 ， 与正常

的心跳有什么不同。
这样说着 ， 古大夫从白大褂的口

袋里取出了一副听诊器 ， 交给男实习
生甲， 甲戴上听诊器 ， 把听诊头放在
病人胸部， 听了一会， 毫不犹豫地说，
听到了 ， 我听到了 ， 声音好像……说
着， 甲好像感觉听诊器烫手似的，将它
交给了男实习生乙。乙戴上听诊器听了
一会，也肯定地说，我也听到了，杂音好
大啊！ 乙的面部表情明显有点夸张，他
说着把听诊器交给了女实习生丙。女实
习生丙听了一会，迟疑地说 ，我也听到
了，是有杂音，而且不小。然后听诊器就
传到了女实习生丁手里， 丁听了一会，
马上说，听到了，我听到了……很快，这
个“烫手”的听诊器就交到了我手里。

古大夫面无表情。 气氛好像不对，
四位同学一个个把脸绷得像刷了一层
浆糊，像是紧张，又像在掩饰什么。掩饰
什么呢？

我接过听诊器，把听诊头放在病人
胸部。奇怪，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把听诊
头在病人胸部移动了一下，让它准确无
误地贴在心脏位置 ， 可还是听不见声
音。我又把听诊器的耳塞往耳朵里按了

按， 但耳朵里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我无奈地摘下听诊器，觉得自己的脸在
发烧，我知道自己肯定脸红了 。我不好
意思地看了一眼古大夫 ， 急忙低下了
头，我说，老师，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没
有。

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四位同学，他们
正紧张不安地看着我，我感到自己做错
了什么事，也紧张不安起来。古大夫却
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 像是安慰
我，说没关系，真的没有听到声音？你再
仔细听听。 我把耳塞重新塞进耳朵，按
着听诊头的手轻轻用力， 屏住呼吸，仔
细听，一秒，两秒，三秒……时间却好像
过去了一个世纪 ， 我依然什么也没听
到。我摘下听诊器，十分不好意思地说，
老师，还是听不到。说完，我觉得自己眼
泪都快出来了，僵硬地站在那里 ，像一
具木乃伊。

四位同学低着头 ，一言不发 。空气
像是凝固了。

好在这时候古大夫及时招呼我们
离开了这间病房 ， 不然我真不知道自
己要怎么尴尬下去。 15 分钟后， 我们
回到古大夫的办公室。

当着我们的面 ， 古大夫旋开听诊
头上的螺丝 ， 拿掉上盖 ， 用镊子从听
诊头里捏出一小团紧实的棉花 。 在那
一刻， 我们像全被点了穴 ， 一个个目
瞪口呆， 愣在当场。

古大夫说 ， 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
后一天， 也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
合格的只有一个人 。 古大夫说着用慈
爱和鼓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 我的脸
腾地一下子像着了火 ， 把头低下又急
忙抬了起来 ， 不由自主地把胸脯也挺
了挺。 刚才对自己的质疑 、 在古大夫
和同学面前的羞愧 ， 都消失得无影无
踪， 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从明天起， 你们就要自己做大夫
了， 救死扶伤 ， 人命关天 ， 来不得半
点虚伪和骄傲，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这是一名医生应有的精神 ， 也是科学
的精神， 更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 ！ 医
者仁心， 半点也马虎不得呀。”

古大夫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 ，
说了这样一番话 。 我看到同学们一个
个都深深地低下了头 。 我也把头低了
下去。 我知道， 我们今天向老师低头，
是为了明天不向病魔低头。

品味分秒时间
杨龙美

时间就是风， 它总在不紧不慢地吹。 它吹灭一盏灯， 只留
残余的火星， 在空中悠然飘飞； 它吹弯一棵树， 一直弯进尘土
里， 悄无声息； 它吹乱一个人思想的根基， 吹掉一个人心头的
疑虑。 它吹亮一方昏暗的天， 吹出一片青翠的绿茵。 它吹醒一
颗迷惘的心， 一抬眼， 撞见， 前方暗色的路口， 正渐次闪过萤
火的光粒。

时间就是沙， 是一粒被海水潮润的沙， 它需要在自己微细
的体内孕育活泼的生物， 它需要把这生物培育成一道风景， 在
无垠的海岸边， 这道风景是一抹红霞， 一道光柱， 一串脚印，
一湾涟漪， 是大浪淘尽后留下的一方淡漠的印记。

时间就是雨， 在屋檐下， 雨滴成线， 像是一种低沉又舒缓
的诉说， 诉说某种缺憾， 某段忧伤， 某次沉落。 在伞下， 雨滴
成吟， 轻缓或激昂， 都从心底慢慢滑过， 久久萦怀。 在水面，
雨滴成影， 汇合、 沉浸、 消散， 无从显现， 无从圈定， 有即
无， 无即有， 恍如一只遮天的手， 翻覆之间， 已是变样， 又似
乎全无二样。

时间就是空， 沉重的空， 轻灵的空； 清醒的空， 模糊的
空； 厚实的空， 虚浮的空； 无限扩张的空， 渐渐缩小的空。 它
空在光阴的锁孔里， 空在思想的云雾区， 空在旅程的断桥处，
空在晨曦暮霭的光影处。 颠覆、 倾倒、 抽离、 割舍， 空依然是
空， 而交错与辩白间， 空又生产出空。

时间就是满， 实体的满， 虚幻的满； 喜悦的满， 忧伤的
满； 开花的满， 结果的满； 行走的满， 静止的满。 满在眼前，
如此丰盈； 满在心底， 全面铺展； 满在话语间， 闪着幸福的火
光， 满在擦肩时， 弹奏激昂的乐音； 满在追忆的片段， 一汪清
湖， 荡漾着碧波； 满在回首的瞬间， 双眸深处， 重摄彼此牵念
时， 摩擦而成的细碎灼热的点。

时间就是消亡。 一座城沉海， 繁华殆尽； 一脉山塌陷， 水
雾弥漫； 一个人孤单的身影渐行渐远， 消失于时间的背面； 一
段故事渐渐流散， 仿佛被遗漏的远古传说。 废墟、 荒漠、 破
船、 流沙， 搁浅的念想， 模糊的幻象， 一秒钟生， 一秒钟死，
仿佛击打成声， 仿佛空寥寂静。 仿佛你， 仿佛我， 仿佛万事万
物， 仿佛无事无物。

时间就是此刻， 此刻的宁静与热闹， 此刻的轻吟与绝唱，
此刻的风生与水起， 此刻的飞短与流长。 而此刻， 又制造出新
一轮的虚无与永恒。

当然， 在此刻， 还有美如一道彩虹的光影， 正从我的心底
深处， 划着美丽的弧线， 缓缓升腾出来。 我似乎听到有谁正用
轻柔婉转的语调， 在我的耳边， 说出了一句属于时间完美内涵
的， 让人久久玩味的箴言。

相爱有度，历久弥新
汪 亭

朋友与相恋六年的女友分手了， 一时间无法适应。 他一度
以为爱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 因为亲情就是爱情在岁月里
的升华， 从素不相识到相依为命。

现在他失恋了， 又发觉爱情是最脆弱的情感， 没有亲情的
血缘， 也没有友情的相知， 完全萌发于心灵的悸动。 之所以发
出这般极端的感慨， 可能因为他爱得太过用力， 爱之深恨之切
吧！

我们对爱情比对任何情感都要苛刻。 爱情的眼里容不下一
粒沙子。 我们可以原谅朋友的背叛、 亲人的冷漠， 但无论如何
也不能接受恋人的谎言。

年轻时认为， 爱得太浅不痛不痒， 索然无味， 只有酣畅淋
漓地深爱， 才够兴奋痛快。 殊不知， 每一个人的心都有棱角。
如果彼此爱得太深， 心与心挤在一起， 必然会被对方的棱角刺
伤。

即便这样， 青春的爱情仍旧太过用力。 刚相恋时， 各怀心
事， 将相思潜藏心底， 不愿言表。 一旦见了面相偎一起， 所有
的不快瞬间化为一股暖意， 在两颗心间流淌。 热恋又是一番情
形， 恨不得你成了我， 我变作你， 把对方的心放到自己的心
里， 一同感受彼此的喜怒哀乐。 这样的爱， 历经岁月， 必将使
自己的灵魂逐渐干瘪。 离开他 （她） 的那刻， 心灵会被空虚萦
绕包围。

一场深爱后， 像登了一趟高山， 走了一段长路。 纵然提出
分手的是自己， 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向亲友们大倒苦水， 说付
出那么多， 却落得伤心难过。

因为爱情， 人生之路花开满径； 因为爱情， 凡尘男痴女
怨。 敢爱的人义无反顾， 付出十分， 这是爱的勇气。 会爱的人
审时度势， 相爱有度， 这是爱的智慧。 勇气只是爱情的作料，
智慧才是婚姻的主餐。

生活中， 我们需要追求爱情的勇气， 更需要相爱有度的智
慧。 不仅爱情， 亲情友情亦如此， 一定得为自己和对方留点余
地， 做到相爱有度， 这样我们的情感才能历久弥新。

邂逅一棵树
鲁 乔

推开新搬的房子窗户，我与一棵树不期
而遇。

这棵树与我老家屋前的一棵树长得近
乎相似，同样具有枝繁叶茂的树冠，纵横捭
阖的树杈，遒劲有力的树干。树静静地望着
我，大概因为刚经过一场雨的洗刷，她显得
憔悴和伤感。我在想，难道老家的那棵树千
里跋涉，跑到我所在的城里寻我来了，因终
于见到了我喜极而泣吗？

幼年， 老家屋前蹦出了一棵小树苗。树
苗没我高，树尖呈嫩黄色。那种柔弱的黄像
我家老母鸡刚孵出的小鸡仔。母亲像照顾小
鸡仔一样给她浇水， 对她絮絮叨叨地说话。
母亲说，树是我的妹妹，她将陪我一起长大。
我相信了母亲的话，并在我入学的当天问母
亲 ，这棵树不上学吗 ？母亲指指天 ，又指指
地，她说，宽广的天地就是小树的课堂。

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仰望树梢的我才
意会了母亲的话。那富有想象的天空俨然就
是小树的数学老师。清晨，又多了几只鸟从
屋前的林子飞到屋后的林子，鸟妈妈又得勤
快和操劳些。阴天，有多少朵白云躲在乌云
的身后，哦，希望雨水正当时，不要太多，也

不要太少，农民还指望有个好收成。还有宁
静的夜晚，村庄上空的星星，有多少个在眨
巴眼睛和地面上人类的眼睛对视。 太阳和
月亮永远是数字一， 而其他总是会变的阿
拉伯数字， 她们教会小树做复杂的几何和
函数……而激情澎湃的大地，鞠躬尽瘁地教
会了小树语文。 每座山峰是笔画横折和竖
弯，每条溪流是撇捺和逗号，每道小路是平
横和竖直……四野是翻开的田字格，大自然
只需低头耕耘，优美空灵的诗篇，俊逸洒脱
的散文，波澜壮阔的小说便会在空中翩翩而
至，路过的生灵都是她忠实的读者……

小树在一年内身高已然超过了三个我。
树在目光所及的视野里努力拔高，也许只有
拥抱更多的阳光，眼里才能望到人类无法抵
达的浩瀚和伟岸。树又在目光闪躲地不经意
间把自己的年轮又画了几圈，你看不见她的
具体岁数如同你不知路人的年龄，除非切断

树干去数她的年轮，除非提取人类基因去看
她的细胞分裂次数。所有生命的起源与终结
都是相似的过程，都是成长的展现与衰老的
戛然而止。只是，树与人成长的状态不一样
罢了。树选择了静默，它在变结实与强壮的
同时， 还将自己的根深入到更多的土壤，这
也是树为何可以屹立千年甚至万年而不倒
的原因。

记得年少离家时， 也是个雨后的秋天。
母亲站在树下给我絮絮叨叨地说了不少的
话，就像她当初对小树那样絮絮叨叨。母亲
总觉得我还没有长大，需要她的呵护。而小
树也不再是小树，她已经够高了。从学识上、
从历练上、从心理上，她不再是我的妹妹，她
该是我尊敬的长辈，像母亲一样慈祥、疼爱
地望着我这个唯一的小女儿。 我靠在树干
上，用双手触摸她的皮肤，用手掌的温度感
知她体内汁液的热度。我对着每片还没有变

黄却又和我相熟的叶子在心里说拜拜。
离家最初的那几年，我常回家坐在那棵

树下发呆。 我把自己的心情交付给了这棵
树。我冲她发脾气，我给她傻笑，我还拿指甲
抠过她的皮肤，用拳头砸过她的身体……树
依然那样和蔼地看着我，她任我打、任我骂、
任我痴、任我狂。作为一棵视我为知己的树，
她怎能不懂我呢 ？她说 ，跟我一样 ，做一棵
树，何妨吟啸且前行。

父亲刚去世的两年中，患有腿疾的母亲
常给我打电话。她常这样说，多亏了那棵树，
要不那天下雨，我就在家门口滑倒了；多亏了
那棵树， 夏天的时候我可以端个凳子坐在树
下等你回来；多亏了那棵树，让我总觉得你爸
爸还在树下喝茶、看书……

后来，母亲搬来我这里住 。我们常在一
起回忆故乡、故人、故事，但我们再也没聊那
棵树。可以肯定的是，那棵树依然对我们念
念不忘， 她依旧在我家门前等我、 等母亲、
等那些离家出走的故人。 她是个名副其实
的情种， 可惜我们都是负心汉。

又下雨了， 外面的春风又至。 喂， 树，
你还好吗？

春天在野
余 慧

遇见乡野的春天。
乡野的春风大大咧咧，一点不温柔，从不拐

弯抹角，总是直来直去，一股脑儿扑在脸上，有时
是 “暖风熏得游人醉”， 有时是 “二月春风似剪
刀”。但春风毕竟是春风。春风吹响了集结号， 一
呼百应， 万物生发。

乡野的花儿开得没心没肺， 大开大合。 不
讲究优雅， 不讲究婉约。 到了季节就要开花 ，
不推不让， 我在故我开。 三月中， 油菜花竟然
已经大半人高了， 秆子又直又高， 像长腿大脚
成天傻乐的大妞儿。 油菜说到底是菜， 是经济
作物， 是用来吃的， 不是观赏的。 油菜花偏不，
有花就要开， 开得泼泼洒洒， 肆意张扬， 灿黄
闪亮， 太阳为它镶金描银， 蓝天为它做画板 ，
油菜花也有高光时刻。

蚕豆花睁大黑白分明的眼睛， 四下张望着，
像是发现了土地里的秘密。 躲在蚕豆叶子底下，
形似小漏斗， 那竖起的小耳朵， 又偷听到了什
么？ 春天的故事、 农人的心事？ 它不会透露 ，
它要保守春的秘密。

豌豆花像偷拿了妈妈口红的小可爱， 也学
妈妈化妆， 手法笨拙， 把小嘴抹得娇艳欲滴的，
慌忙中， 不小心面颊上也晕染了浅浅的红色 ，
又或许是被发现羞红了脸呢。 没关系， 尽情美

吧， 春天本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紫花地丁， 很别致的名字， 很优雅的色彩。

“丁”， 顾名思义， 很小。 我第一次看见大片大
片的紫花地丁， 遍地紫色， 像为大地穿上了锦
袍绣衣。 一株株精巧的紫色花朵匍匐在大地上，
低到尘埃里， 也掩藏不住与生俱来的贵气。

桃花是乡间最常见的花， 不是菜也不是草，
是真正的花， 是村里的当家花旦。 桃花是属于
乡野的， 似乎不登大雅之堂， 她有的是健康原
生态的美， 乡间的风不要太自在， 任凭她开得
桃红柳绿、 轰轰烈烈。

过春风十里 ， 尽荠麦青青 。 又是一个春
天， 麦子越过冬的严寒， 钻出松软的泥土 ，挺
着绿油油的身姿 ，在春风里站直了 ，静候春雨
的光顾。麦苗绿滴滴的，矮小粗壮，想必泥土之
下正暗暗用力，只待几场春雨浇灌，唤醒地下的
神秘力量。

一陇陇麦田碧绿间，有一株与众不同，露出
了尖尖的芒，可麦子抽穗没这么早啊？莫不是个
外来入侵者？果然，用识花 APP 扫一扫让它现了
原形，原来是棵如假包换的芦苇。在乡下，一棵草
也有它的春天。

春天在野，在田垄、在阡陌、在河渠、在外婆
的村庄。我们每走一步，都是走在无边春色里。

晒面线 陈致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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